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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概念，所谓的高质量电饭煲的产地，还是每年来自中国游客不断攀升的客源国家，目前日本及与日本相关的现象在中国一直是非常热门的话题。研究日本的书籍也越来越多，但是美国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其中的重要著作。
   《菊与刀》这本书深刻地剖析了日本文化及日本国民性。文化的核心是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取向内化于思想意识、精神信仰、行为方式和理想追求之中，外化为该民族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语言艺术、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建筑风格等等文化符号。从本书中可见日本文化的重要特征。
第一:天皇制

在日本，神、国家、天皇三位一体。在神道教中，天照大神的神话将天皇变成了民族家庭之父，天皇是“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天皇是万世永继，天皇被称为“现人神”。日本的天皇制与“皇国史观”密切相关。这种历史观表现为：日本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神的国家。它以具有神格的天皇为中心，以天皇崇拜为信仰。天皇承担着负责教化日本民众，更具有领导尚未开化或半文明的亚洲其他各国的资格，以天皇为首的皇国日本负责把日本精神推广到全世界的责任。在1941年的天皇诏书中可以看出这种思想的表现。“我们忠诚勇敢的臣民们，我们呈上天之名，万世永继的泽及尔等的日本天皇，在此向美利合纵国和大英帝国宣誓战争，在我们帝国祖先神圣精神的护佑下，依靠我们臣民的忠诚和勇气，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伟业一定发扬光大”。在二战结束之前，天皇的诏书具有神圣的法令地位。在天皇的命令下，日本人愿意随时献出生命。可以说，对日本人而言，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尽管在法律上和习惯上，二战之中，裕仁天皇没有任何实权，但是他的精神权威是非常巨大的。而裕仁天皇并没有将其利用起来，所以在日本的战争悲剧中，天皇应有一部分责任。

战后，最终由军部和内阁领导人来承担了战争责任，天皇逃脱了罪责，也没有被审判。一部分原因是美国从二战之后全球战略考虑，为了与苏联对抗，顾忌自己在战后统治的便利，从而扶持日本，保留天皇。另外的原因从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得到答案“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道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日本帝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坍塌。”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天皇只进行国事行为，天皇无权参与国政，天皇行使国事须经内阁的建议及承认等。日本的国体变为“象征天皇制”。宪法中同时规定，日本是一个民主、自由、和平和法制的国家。日本借助“和平宪法”，开始将“和平、“安宁”、“富足”作为新的国家名片，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右翼、左翼、居间、温和、多元等各派意见互相交锋，抗衡，开放、民主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有利于各种不同声音和呼吁得到充分表达。经济上，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日本都是世界上高收入的国家之一，海外的资产全球第一，还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从基尼系数看，长期保持在0.2多点，国内物价30年来没有什么变动，所以民众支持战争的可能性极小。

第二：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是古代日本使用刀剑的武士阶层留下来的遗产，是武士必须遵循的一系列的道德训条。它是以日本的神道教义中固有的对神（君主）忠诚，对祖先尊敬，爱国与忠心为原则，又吸收了佛教中的心静平和，顺其自然的意识以及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孝等道德要求，在日本漫长的农业武家社会中逐渐融合的一套传统伦理道德体系。

武士精神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中，在大众中间产生了影响，武士道并没有随着武士的衰亡而销声匿迹，相反它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参与塑造日本人的灵魂。

日本民众对于这种武士精神的崇拜集中体现在了樱花之中。“花数樱花，人数武士”，“什么是日本岛圣洁的大和心？那就是朝日出生时的山樱花！”樱花的品性与大和民族所提倡的武士道精神有相似之处，樱花灿烂开放、瞬间凋谢，来去潇洒，任自然的召唤，摈弃生命而不足惜，与武士的忠勇果敢、重名轻死的精神相吻合，因此樱花成为武士道精神的象征。

第三：惜生崇死的生死观

由于多山岛国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死亡的降临常有突发性、袭击性和不可预计的特点，加上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佛教禅宗的空寂理念，这使得日本人有豁达的生死观。中国美学家李泽厚认为日本人“一方面视生命如梦幻一切皆空无，蔑视死亡的来临，同时也正是因为此，便竭力把握和十分珍惜生存的时刻，‘惜生崇死’成为极为突出的特征”，对待死亡上，日本人表现为对死的尊敬、崇拜和甚至是一种病态的美化。

在生的主题下，表现为“惜生”。个人在奋斗之中体现了极大的个人价值与追求。在动漫世界的话题中，校本课程一个学生这样写到：

   “JOJO的奇妙冒险是一个连载了25年的漫画，这部漫画的主题是人类的赞歌，它讲述的是一个获得智慧，让自己心灵得到成长的故事。只要在盛开的过程中展现了自我，就算结果是死亡，在那个过程中主人公得到了勇气，心灵成长，就是美好的结局。”生，尽力奋斗，不枉此生。

这种生死观下，日本人面对生活中巨大痛苦时，也会极大地进行自我的克制，独自忍受，甚至强做笑脸。“人生往往聚少离多”。用笑脸掩饰内心的真实感情，或者压抑愤怒，或者忍受悲哀。

当然在压抑与忍耐的人生中，“日本人当中存在相当普遍的内心紧张”，需要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娱乐或艺术形式进行补偿。这些补偿体现在了日本人的道之中。日本人的道体现在技或术、艺或业之中，道是技、艺的精神，技、艺是到的具体化。如花道、剑道、空手道等。无论学习哪一种技艺，在过程中努力，最终达到心居于无的内心安宁。以茶道为例，茶道主张在品茶中修养精神。茶道的精神被归为四点：和、敬、清 、寂，最终达到蕴藏于贫寒深处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恬静和愉悦，达到禅茶一味的境地。在幽静的氛围中放下所有的忧虑，达到谦恭和悦、一丝不苟的心境。

在死亡的主题中，日本人能坦然面对死亡，甚至于欣赏死亡，是日本民族的一个特性。 “有生必有死”，“再也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生命因死亡得以超脱，进入永恒。

第四：集团主义

集团主义是高居于血缘之上的共同的荣誉和利害的统一体。日本人对所属组织在集团中，成员将自己的利益与目标融合在集体目标之中，表现在集团内部的以和为本的行为方式，个人与集团互利共生。他们对所属的组织如企业、学校有很高的忠诚态度，他们一旦成为其中的一员，不仅以它为荣，也会与它同舟共济。

日本发达的企业联盟就是日本人的集团归属的证明。如三菱集团，三井集团。它们是适应了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集团化的产物。集团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甚至也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日本式资本主义道路，宏观上财界和政界高度合作，微观上雇主和雇员高度合作，它们更像是联合舰队式的企业集团。在日本市场上，中小企业则常常通力合作，共同辅佐少数大企业的发展。全日本汽车行业仅有16家生产商（中国47家），摩托车行业仅有4家生产商（中国150多家），终端产品的竞争主要就在这些大企业间展开。在世界市场中，日本集团企业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
集团主义也体现在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学生最喜欢的文化元素莫过于日本的动漫。在集体主义浓厚的日本，对团体英雄的颂扬也是动画着力表现的内容。从《圣斗士星矢》到《龙珠》，从《足球小将》到《灌篮高手》，一个个热血少年组成的偶像团体，活力四射。这和美国漫画中独行侠似的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英雄更多地依靠个人顽强的意志和战友之间的亲密合作来获得胜利。
集团主义也带来负面影响。不同的集团归属导致他们会有鲜明的内外意识，一旦发生了过失，成员间相互包庇，而不是考虑事件所可能带来的社会性恶劣后果。这种极端的民族内外意识会陷入种族优越论的泥潭。

在责任问题上，集团主义导致集体责任盛行，个人责任不明。这种社会价值观也导致日本人并不倾向于深究某一事件中具体个人的具体责任，往往以“集体谢罪”来象征性地为集体内的每一个分子包揽下责。

然而，是否有罪更多的是根据内部人的舆论，而非局外人的评价或普遍原则的引导。所以日本文化强调的互相之间的连带，规劝来维持集团秩序，但是这样的观念无视了集团外更广大的世界，所给出的免罪理由也无法令日本之外的世界他国所信服。同时在日本有向神“洗罪”的仪式而产生免罪的观念，过去的一切过错、不幸、不利均可借助讨好神的意识而被洗净，当事人及其后代可免除连带责任，得以脱身。除了政治上的不可告人的推辞之外，这种文化上的传统、民族上对罪的认知不同可以解释为什么二战后日本人过多的指责他国的“斤斤计较”与“贪得无厌”。

第五:耻感文化

 “与西方文化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团体下的日本人做事谨慎小心，时时刻刻要注意周围人的看法，将自己份内之事做到尽善尽美，让他人无从挑剔。在这样背景下，发展了耻感文化下日本人的匠人精神。它的本质，一是敬业、一是认真。“这样的工作是不能交工的。交工的话，那会是做活人的耻辱”是日本工匠的职业道德。匠人们拥有极强的自尊心。对于他们，工作做的好坏，和自己的人格荣辱直接相关。正因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极度认真。对于如何使手艺达到熟练精巧，他们有着超乎寻常甚至可以说近于神经质的艺术般的追求，并以自己的优秀作品而自豪和骄傲。对自己的工作不负责任，任凭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会被看成是匠人之耻。在商业中，商业并非唯利是图的领域，经商就是做人，经商的人一定要有深重的责任感，违背了商业道德，就会被看作是一种耻辱。因此，视事业为己身，将工作视为人生修行，主动积极，全身心投入，成就了日本人的遵守职业契约的价值观。

对于传统日本人来说“永恒不变的目标是荣誉”，在耻感文化下，可以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事实，不承认失败，“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到羞耻，他就不会认错”，一旦感觉到羞耻，他又会用复仇或自杀的方式洗刷耻辱并保全荣誉。在二战罪行上，深信“道歉是耻、忏悔是耻”，害怕落得“犯罪的民族”、“残暴的民族”的名声，所以他们对二战罪行态度暧昧不清，并试图对战争中的罪行进行掩盖。

有人说，日本是只会复制他国文化而缺乏自身文化内核的洋葱头，而事实上，在世界文化的多元、交汇、共生的大背景下，日本文化在东方文化体系、岛国环境及单一民族中保持了自己独有的风格。正确认识我们的近邻日本对于今天两国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